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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閱讀這份材料：
對華人讀者的友情提示

黄秀盈 陈晨

自新型冠狀病毒 (COViD 19) 于2020年初爆發伊始，北美針對亞裔群體
的種族歧視又以街頭暴力、塗鴉民居、網絡霸凌及其他形式而赤裸裸
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種情勢引發了廣大華人社區譴責和憤慨。各個
華人社群中，以 #HealthNotHate 和 #Elimin8hate 為主題的聲援活動
得到了加拿大全國範圍內的支持。同這些重要的舉措遙相呼應，《華
人怎樣做盟友》這份手冊意在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作為備受種族歧
視侵害的華裔、亞裔群體，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與黑人和原住民社群
團結起來？我們應該怎樣消除、化解華人社群內部對黑人和原住民的
歧視和偏見？

從移民北美至今，華人群體在這裡遭遇的種族歧視和其他不平等待遇
一直存在。但是，華人與黑人或原住民社群所遭受的歷史創傷和所必
須面對的現實情況並不相同。或許公然的種族主義暴行已經被官方定
義為“歷史”，但跨大西洋的黑奴貿易、西方殖民者對原住民及其土
地的掠奪仍然對北美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著的深刻的影響。

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白人至上主義”為根基的所謂“多元文化”的社
會裡。有意或無意當中，“只需要埋頭努力工作，就可以達到與白人
同等的社會地位”這樣的理論已經深深地植根到了許多華人同胞的意
識當中。這種“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 的理論，或許讓我
們中的一些人避開了公然的種族歧視，但努力換來的“榮譽白人”地
位卻意味著對白人至上主義的默許，意味著對亞裔或其他群體遭受的
種族主義視若無睹。歷史事件已然發生，我們無法改變過去非裔和原
住民群體所經歷的深刻創傷；但從現在開始，我們有能力展望並創造
一個共同的、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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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方面來說，《華人怎樣做盟友》的誕生受到了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遇害事件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的巨大激勵。與此同時，它亦是對於加拿大境內缺乏中文的反種
族歧視、反殖民主義相關教育材料的回應。最初，我們計劃這份材料
不會超出10頁，以反種族歧視“指南”的形式呈現在華人讀者面前。
然而，在多次的修改和討論之後，我們認為一份簡單的“指南”是不
夠的。10頁紙很可能無法為“系統性歧視”這樣的概念提供足夠的歷
史背景、社會現狀等方面的介紹。我們也意識到，自主學習、反思自
身作為外來“定居者” (settler) 的經歷固然重要（黃秀盈作為移民的
後代出生於此，而陳晨則以國際學生的身份來此），但我們的聲音對
於展現加拿大這個“定居殖民主義”社會中非裔、原住民的處境畢竟
有局限性。因此，我們決定依靠自己的人脈，邀請非裔和原住民的朋
友們參與到這份材料的共同創作中來，以對話的形式分享他們對自身
經歷、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理解和想法。相比於教科書式的說教，我們
認為“對話”的模式更能好地呈現反種族歧視工作的本質：在人心與
人心之間搭建橋樑。

我們建議敬愛的讀者朋友們能較慢地品讀這份材料。在材料的第一部
分，編者陳晨用一篇散文分享了他作為一個國際留學生觀察、學習、
思考加拿大種族問題和殖民主義的過程，畫家Jason Li則通過漫畫的
形式展現了他反思種族主義的心路歷程。材料的第二部分收錄了二位
編者與非裔、原住民藝術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的對話。材料的第三
部分對部分關鍵名詞和歷史事件做了簡要介紹，意在為讀者們今後的
學習、研究提供參考。這份材料的名稱“華人怎樣做盟友”或許會讓
人產生誤解：其實，我們無意為您提供一份按部就班的“指南”；相
反，我們把它視作一份“邀請函” —— 無論您身居何處，都可以參與
到這項事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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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華人：
讓我們尊重與原住民的族群關係

陳晨

敬愛的加拿大華人同胞：

我的名字是陳晨。我來自中國貴州，自2014年起有幸旅居
於“amiskwaciwâskahikan”（原住民克里族的語言中指 ”河狸丘
陵上的房屋”，Beaver Hills House )，也就是阿爾伯塔省的埃德蒙
頓市 - 這片土地屬於《6號條約》地區，是克里族 (Cree)、黑足族
(Blackfoot)、納科塔蘇族 (Nakota Sioux)、甸尼族 (Dene)、索尔托族 
(Sauteaux)、因紐特 (Inuit)、梅蒂 (Métis) 等眾多原住民部族世代聚聚
的土地。

聚居於加拿大的華人同胞，由於不同的階級、民族、宗教、教育和移
民背景，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群體，遠比西方社會刻板印象中
的“華人”身份豐富許多。但與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作為華人，
我們也擁有著突出的共同點：我們都繼承著中華的燦爛文化，並在屈
辱的近現代歷史中頑強拼搏，不懈努力；而世世代代的海外華人，不
管是上幾輩的祖先，我們的父母，還是我們自己，背井離鄉，遠涉重
洋，或是求學、淘金，或是擺脫戰亂、與家人團聚 - 總而言之，都嚮
往著更美好的生活。

可是，曾經長期經歷過外來侵略、國破家亡的華人們：當“加拿大”
這片土地上原本的居民們正經受著延續了幾個世紀的殖民主義暴行，
我們如何才能在這被偷盜的土地上心安理得地生存？

這或許是一個尖銳刺耳的問題，但它卻一直伴隨著我作為國際學生、
學者在加拿大學習、工作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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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曾在中學時代模糊地了解美國對於印第安人種族滅絕的暴行，
但在來到加拿大求學之前，我對這裡的原住民的情況一無所知。加拿
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似乎是相當正面的 - 壯美的自然景觀，多元文
化的、兼容並包的社會。因此，當我憧憬著自己在加拿大的留學生活
時，“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並不存在於我的詞彙當中。

當我漸漸在埃德蒙頓市的新住處安定下來後，一系列的經歷與觀察讓
我感到了些許不安。舉個例子，我在城市街頭會與一些人擦肩而過，
但卻不知道他們屬於哪個種族（他們看上去不太像普通的加拿大白
人，也不屬於我之前所認識的有色族裔 - 後來我才猛醒：他們可能是
原住民）。在去首都渥太華的一次旅行當中，我參觀了文明與歷史博
物館 (Museum of Civilization)，並淺顯地了解了歐洲殖民者在這裡並
不光彩的入侵史。當我了解到眾多原住民部落和人民仍頑強地生活在
這裡時，我被深深地觸動了：他們的境遇是怎樣的？為什麼從沒有一
個加拿大人向我主動介紹過這些事？

正當我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擾的時候，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
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TRC) 舉辦的
眾多公開活動為我打開了認識這個國家陰暗歷史的大門：我吃驚地讀
到，共計超過15萬名原住民兒童被迫與家人和部落分離，被政府強行
送入“寄宿學校”接受同化教育。與此同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在2015年發佈的《最終報告》也引發了社會熱議。對我來說，雖然
它顯示了加拿大社會的部分群體正視歷史、痛改前非的意願，但“和
解”(Reconciliation) 這個口號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展現出來。

在2016年，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曾在我所在的校園中舉辦
了一場主題為“真相與和解、良好關係，學界‘原住民化’”(“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Good Relations, and Indigenizing the Academy”) 
的論壇活動。當主持人在友好的氣氛中談論著加拿大高等教育機構在
相關問題上所採取的舉措時，一名原住民同學厲聲提問說：“如果我
們真的在讓大學校園對‘原住民’師生更加友好，那為什麼我舉目四
望，只能看見英文呢？我的語言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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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我自己正在以西方/歐洲世界觀為中心的學術環境中經歷著掙
扎。而那位原住民同學對於大學官方話語的挑戰則更加警醒了我：我
為什麼對加拿大的原住民們一無所知？為什麼在我的（多數為白人同
學）的社交圈子裡，沒有人願意談論這個話題呢？這難道不可怕嗎？

之後的2017年，當加拿大全國沉浸在“建國150週年慶”的歡樂氣氛中
時，我很快留意到了原住民群體與部分非原住民群體對於這場慶典的
強烈質疑。在多倫多的刊物 Now Magazine 上，米卡美族 (Mi’kmaq) 
學者、律師、社會活動家帕梅拉-帕爾馬特 (Pam Palmater) 發表的題
為“‘加拿大150’是對原住民種族滅絕的慶祝”的文章給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作為一個研究“體育與社會”話題的學者，我非常高興地了解到，一
系列由原住民主辦的體育賽事將於2017年夏天在加拿大的數個區域舉
行。我抱著向原住民們學習、並為他們的活動作出貢獻的目的，報名
以志願者身份參與了“世界原住民運動會”、“北美原住民運動會”
、“國際原住民籃球挑戰賽”和“阿爾伯塔省原住民運動會”等四項
賽事。

那個夏天，來自加拿大和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組織者和代表們熱情地
歡迎了我，讓在我志願服務工作當中收穫頗豐。對我來說，參與到原
住民體育賽事的組織工作中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領略各個原住民
部族人民的文化和為人處事方式，反映了他們與歐洲/西方傳統截然不
同的世界觀、宇宙觀。此外，我也進一步了解了原住民社群在當代加
拿大社會所遭遇的各種不公：從各種採掘工業帶來的環境破壞，到“
失蹤與受害的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再到寄養機構對於原住民兒童的
虐待等等。上述這番經歷和認識，挑戰了我先前的世界觀，讓我不得
不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我是怎樣來到加拿大的？作為一位“訪客”
，我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又應該做些什麼？

這樣的自我反思註定不是輕鬆、愉快的。對於加拿大的華人同胞們來
說，了解“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的運作過程讓我們不
得不面對嚴肅的現實：加拿大是這樣一個“定居殖民主義”社會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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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續存在基於三個重要元素：首先，外來殖民者通過戰爭、同化教
育等不同手段，在肉體或是文化上滅絕原住民；其次，侵佔原住民的
土地，改變原有的人與土地的關係，將土地轉化為殖民者/外來定居者
的私有財產；再次，炮製“進步”、“仁愛”、“多元文化”的主流
話語以美化殖民主義的暴行。

在這樣一個社會裡，華人社群應該如何作為？

或許，我們應該回溯歷史：早期移居加拿大的華人移民們，作為廉價
的有色勞動力在加拿大殖民主義經濟體系裡遭受了長期的欺壓和剝削
（例如太平洋鐵路的契約華工）；我們也應該發問，新一代的、教育
程度較高的華人移民們（包括我自己），是否默許了加拿大白人至上
主義的社會結構，並被動地、不知情地參與到了佔據原住民土地、侵
犯原住民社群權利等等殖民主義傷害之中？

作為這片土地上的“客”，如果華人不能尊重與團結原住民群體，我
們如何能在這裡安居？

以下的幾個問題或許能夠讓我們一起開啟集體反思的過程：

•	 我生活在誰的土地上？在我居住的城市/鄉鎮裡，
有哪些原住民部落？我與這片土地建立了怎樣的
聯繫？對於這片土地有哪些責任？

•	 華人所遭受的種族主義攻擊與原住民所遭遇的種
族主義、殖民主義暴行有何聯繫？

•	 我怎樣才能與原住民建立良好的關係？我怎樣才
能支持原住民社群在各個領域當中維護族群權益
的鬥爭？

•	 我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與其他華人同胞進行溝
通、教育（關於原住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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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Li 是一名獨立設計師、漫畫家、前端工程師以及研究員。他
的創作以講述“遺失的故事”為中心，積極探索另類的媒介生態系
統，致力於營造有趣、安全、包容的網絡環境。他以往的作品曾展出
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
受到英國廣播公司與西班牙廣播電台等媒體的關注。他是即將問世的 
“漢語表情符號 (Hanmoji) 手冊” 的合著者，也是獨立漫畫出版社 
“Paradise System” 的編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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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藝術家提供。2018。



我的創作大於自我
對話藝術家菲奧娜-克拉克 
Fiona Raye Clarke

黃秀盈

台上，三個女人一同朗誦著詩歌。菲奧娜高聲誦讀的一個問句頃刻間
化作一聲吶喊： “我們還好嗎”? (Are we okay?) 其中的每一個音節
在室內清晰地迴響，讓人誤以為這間擁擠的屋子裡空空如也。自2018
年以來，我有幸在一系列的唱詩表演與菲奧娜進行了合作。菲奧娜過
去是一名刑事辯護律師，她親身見證了所謂“司法系統”的種種弊端
及其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中所發揮的作用。

作為一名來自特立尼達的移民，菲奧娜退出了早先從事的法律行業，
轉而投身藝術，以更好地支持她的社群。她涉獵廣泛，在電影、文
學、戲劇、出版等領域都有建樹。以同黑人社區的多年合作為基礎，
她以“講故事”的形式創作了相關主題的諸多作品。她的藝術創作充
滿了對歷史的回顧，往往與受眾產生情感上的強烈共鳴。例如在劇
作2168 Ancestors Rising中，演員們逐字地誦讀了以“黑人社群的未
來”為主題、與黑人社群成員對話的採訪紀錄。這些與黑人、非裔歷
史息息相關的對話需要仔細品讀和領悟。這部劇的劇情就像揭開傷疤
的過程 - 雖然創作充滿艱辛，但菲奧娜卻被這些故事所深深打動。“
我愛這些故事”，她告訴我，“我會永遠將它們留存於心”。

我們如老友一般傾談了一個鐘頭。她分享了她與祖先的聯繫，她學
習、研究加拿大非裔人民的歷史，以及她因職業關係而同非裔青少
年、老人和女囚產生的交集。45分鐘過去了，她的聲音變得乾澀。談
起她注了畢生心血的工作並非易事；因此，我感激她這慷慨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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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盈：菲奧娜，你能簡要介紹
一下你的藝術創作嗎？

克拉克：我的藝術創作不僅關注
我的自身經歷和職業生涯，而且
留心社群的發展和聯繫。作為一
個作家、戲劇創作者，甚至一
名律師，我總是把社群放在重
要的位置。經過搜索和研究，
我了解到了帕特-施耐德 (Pat 
Schneider) 的艾默斯特創作法
(the Amherst Artist & Writers 
Method)，一種聯繫社群的集體
創作方法。這種方法幫助我們構
思、組織創新寫作的工作坊 —— 
其中重要的一個元素即是：寫作
是一項屬於每個人的活動。

“世代/種族之
間”(INTERGENERACIAL) 是一
個由社群廣泛參與的話劇項目，
以十多名非裔青年採訪非裔長者
為主題。我們根據他們的採訪和
其中的故事來進行創作，至今已
完成了兩部。From Their Lips 主
要回顧多倫多地區的非裔移民
歷史與遷移的故事，例如成長
在20世紀60年代的多倫多的經
歷。2168 Ancestors Rising 以展
望未來為主題，設想非裔人民在
150年之後的生活場景。這些主題

與我個人的寫作經歷以及對“非
裔未來主義”(Afrofuturism) 的
興趣有關：我的個人作品旨在回
顧過去、展望未來。我的創作是
對非裔先輩們的致敬 - 例如詹姆
斯-鮑德溫、托尼-莫里森（我頗
受其魔幻現實主義的啟發），奧
塔維婭-巴特勒（我敬愛的前輩）
和瑪雅-安杰盧 - 這些先輩對我影
響深遠；還有詩人迪昂-布蘭德，
我希望能像她一樣筆下生輝。

除此之外，我也編輯了几部
文學作品選集。其中的第一
部 Basodee: An Anthology 
Dedicated to Black Youth 是
對非裔青少年的致敬，出版於
2012 年。在那個時候，我的目
標是寫作並記錄非裔歷史、非
裔身份、加拿大非裔青年生活
現狀等主題；但由於找不到合
適的素材，我轉而有了編輯一
部選集的想法。當特雷旺-馬丁
(Trevon Martin) 和喬治-齊默曼 
(George Zimmermen) 事件發生
後，我在ArtReach選題競賽中獲
勝，得到了資金去做 Black Like 
We: Troubleshooting the Black 
Youth Experience 這本選集，其
中有警察暴力、監禁等嚴肅的話
題，但也有關於慶祝、讚美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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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身體（例如我們的頭髮）
等內容。

黃：請你闡述一下“非裔未來主
義”的含義 (Afrofuturism)？

克：“非裔未來主義” 即是將非
裔族群的生活與生命投放到未來 
- 這不是個簡單的話題。在我們
準備2168 Ancestors Rising 創作
的一個採訪裡，其中的一個問題
是：“您認為在150年後，非裔人
民將會在哪裡？” 大多數人都回
答：“首先，很可能無處可去，
我們可能根本到不了那兒。” 

我認為“非裔未來主義”是對過
去四個世紀裡非裔族群遭遇的
巨大創傷的回應：在未來的50
年、100年、400年裡，我們如何
能夠堅實、堅強地存在於這個世
界上。很多時候，人們也把“非
裔未來主義”與時尚和科技聯繫
起來，但其中的核心是展望我們
的未來。

黃：你怎樣去開啟這樣的對話？

克：在 Ancestors Rising 的創作
過程裡，我們時常需要講到：“
好的，現在讓我們回顧過去，反
思現在，展望未來。” 對於不少

參與者來說，這個過程是令人沮
喪的。我必須充滿耐心地說道：
雖然現實的生活很艱難，過去的
歷史也許更艱辛，但我們仍可以
對未來抱有希望。對於在過去犧
牲了生命而為後代的安樂而不懈
鬥爭的先輩們，我們有所虧欠 
—— 我們對未來的希望需要植
根於過去的鬥爭。當今的時事顯
然很艱難：舉個例子，對於很多
非裔男青年來說，很多人都懼怕
自己無法活到某一年的生日。有
人說：“我能活到16歲/20歲/23
歲已經非常幸運了。” 他們必須
慶祝每一年的生日，因為在現實
生活中，他們已經目睹或聽說了
太多生命的逝去，這超越了他們
在那個年齡所能理解的範疇。因
此，通過“非裔未來主義”，我
們有意識地創造和展望“未來”
，將其呈現於舞台和書本裡，讓
人們能夠感知到它的存在。這是
一個艱難的過程。

黃：作為一個非裔藝術家，你創
作熱情的來源是華裔以及其他族
裔的藝術家難以體會的。就像你
說的，這是艱難的過程。那麼，
你為什麼不做一些輕鬆的事，例
如創作一些膚淺但漂亮的圖畫？
為什麼要去挑戰這件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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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作為一個非裔或“有色人
種”的藝術家，我認為我們並不
擁有像白人作家或藝術家那樣純
粹的“為了自己而創作”的置身
事外的奢侈的“自由”。我們很
難簡單地說：“哦，我創作這件
作品，這是我個人的成功，這是
我個人的故事。” 我認為我們
在做一切事情時，身上都肩負著
先輩們和整個非裔社群的愛和期
望。我懂得：若不是祖先們所經
受的苦難，我不可能走到今天這
一步。因此我可以說，我為了紀
念祖先和前輩們所經歷的苦難、
犧牲而創作，我為了所有的非裔
後代們而創作。不管是世界各地
的非裔移民還是仍生活在非洲大
陸的非洲人，我們都共同經歷了
創傷。我認為奴隸制仍深刻影響
著世人如何看待每一個非裔人的
軀體。

作為一個非裔藝術家，我必須進
行這樣的創作，否則白人和其他
族群的人將繼續否定我們的作為
人類成員的人性。非裔藝術家的
創作是一項重塑人性的過程。如
果我們不去挑戰某些關於非裔人
民的觀點，如果我們不發出自己
的聲音，那麼我們將會面臨不斷
的（非正常的）死亡。或許我們

不能避免死亡，但如佐拉-尼爾-
赫斯頓 (Zorah Neale Hurston) 
所說：“如果你在苦難中保持沉
默，那麼他們會殺掉你並說你享
受著那個過程。” 因此，即使這
些努力很可能被人遺忘，我們也
必須製造“噪音”，並希望有一
天，歷史的真相將大白天下。我
們無法保持沉默，因為在這“非
生即死”的鬥爭當中，沉默的代
價太高了。

黃：“黑人的命也是命”對你來
說意味著什麼？

克：如果這個社會真的正視、尊
重黑人的生命，我認為停止資助
並最終廢除警察是必要的，而廢
除監獄也應該在考慮範圍之內。
以我作為刑事辯護律師和藝術創
作的經歷來講，這些上述的機構
對非裔和原住民群體造成了巨大
的傷害。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
拋之腦後：這些機構並不是社
會結構中積極的組成部分。舉
個例子，我曾在 Grand Valley 
institution（位於安大略省基奇
納市的女子監獄）的低級戒備區
域開展寫作與藝術創作工作坊。
我發現那裡的女囚們需要支付高
得離譜的費用才能打電話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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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衛生護墊、藥物等生活必需品 
- 這樣的事情不該發生。把人們
囚禁在那樣的暴力的、侵犯隱私
的、昂貴的環境下是不道德、反
人性的 - 那裡的“累犯率”非常
高，很多人非常容易再次陷入“
麻煩”，回到被監禁的狀態。況
且，這樣的系統低效而昂貴（因
律師、法院書記官、法官、法律
援助而產生的種種費用）。如
今，政府削減了法律援助的資
金，進一步減小了人們通過法律
途徑有效應對相關指控的可能。
對於那些因經濟原因難以從工作
崗位請假或聘請律師的人來說，
他們要麼尋求“認罪減罰“，要
麼直接承認指控，往往並不清楚
這樣的選擇會讓自己陷入怎樣的
困境。這樣的司法系統是可笑而
荒謬的：相比建立一個更公正、
平等的社會，它似乎更重視為監
獄和法律行業相關從業人員帶來
的利益。警察系統也存在同樣的
問題：它為某一些群體牟利，讓
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卻對窮困
的、缺乏資源的社群帶來傷害。

黃：現有的所謂“司法系統”的
弊端，簡而言之則是窮人因為貧
窮而無法承擔“正義”的價格，
而非裔社群則無法享受白人或其
他有色族群所享有的同等權利。

克：如果我們不能證明自己是無
罪的，在現行系統當中，我們就
是默認的罪犯。我們甚至沒有證
明無罪的機會：很多時候，被警
察截停就意味著死亡。

黃：我想再次回顧你的創作中和
祖先們相關聯的部分。尊重祖先
在中華文化裡很重要，而我也被
你所說的“非裔未來主義”所打
動，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嗎？

克：作為非裔的、受奴役的人民
的後代，我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平
凡的、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
所面臨的有關“存在危機”的問
題。這樣的獨特身份和處境讓我
不停地試問：“鑒於所有的那些
（祖先們）的犧牲，你將有何作
為？”  因此，我認為我創作的核
心即是展示那些犧牲並回答這個
問題：看，這是我的作品，我把
那些苦難和由苦難所帶來的寶貴
財富融入到我的作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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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奧娜-蕾-克拉克 (Fiona Raye Clarke)，特立尼達裔加拿大作家、藝
術家。她的作品見於 Puritan Town Crier, the Room Magazine blog 
以及alt.theatre 等線上、線下出版載體。她的劇作出品於“rock.
paper.sistahz”和 “InspiraTo” 戲劇節。她作為創作人之一的微電
影作品獲得了2017年 “CineFAM Short Film” 挑戰的獎項，放映於
CaribbeanTales國際電影節和三藩市 Queer National Arts 藝術節。她
畢業於Banff Centre for Creativity and Art，並躋身 2018 Magee TV 
Diverse Screenwriters Award 的前十名候選。作為藝術總監，她是非
裔青年口述歷史戲劇項目INTERGENERACIAL“世代/種族之間” 
（至今已有五季）的重要創作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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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卡爾加里先驅報 Gavin Young/Postmedia. 2020。



當賽斯-卡迪納爾-道奇霍斯站到講台上后，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
是：“我有一言，請諸位靜聽。” 賽斯的年齡在25歲左右，他並不
是這場活動的受邀嘉賓之一。這場活動是加拿大卡爾加里市耗資拾
億元、充滿爭議的“西南環路”高速公路路段的通車儀式，到場的
有 Tsuut’ina 部落的酋長、阿爾伯塔省省長、卡爾加里市市長，以及
眾多參與現場直播的媒體。這一天標誌著 Tsuut’ina 保留地與阿省政
府之間長達20餘年的關於土地買賣、修築高速公路的拉鋸戰告一段
落。Tsuut’ina 部落的群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反對這項工程，但在
2013年重啟的談判中，69% 的 Tsuut’ina 民眾投票讚成以3億4百零70
萬加元的價格出售1058英畝的“條約”土地。

2020 年10月1日，在經歷了六年多的失去祖輩土地的傷痛之後，賽斯
衝向話筒，厲聲質問：“如果你的家園、歷史必須因“發展”之名而
遭到毀滅，你將有何感想？” 話音未落，他拿起一把鋒利的剪刀剪斷
頭上的辮子，隨即將斷辮扔到了水泥地上 - 這個舉動在他的族群文化
裡象征著哀悼和悲慟。這個轟動性的場面被加拿大的諸多主流媒體、
甚至國際媒體廣泛報道：賽斯割發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火速地流傳開
來。

賽斯並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出生在 Tsuut’ina 部落，以藝術創作為
生。他和他的母親都是我本人的朋友。在我們的網絡視頻交流中，他
向我敞開心扉，談論了失去祖輩土地、條約權利受到侵犯的影響與惡
果。如果賽斯沒有干擾那歡樂祥和的通車儀式，那麼那條公路或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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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岩石是見證著歷史
對話賽斯-卡迪納爾-道奇霍斯
seth cardinal dodginghorse

黃秀盈



一開始就會以“商業合作的典範”形象留存於世人心中。但賽斯的行
動為我們撞開了回顧歷史的一扇門：這條充滿爭議但卻依舊破土動工
的道路象征著自1877年簽訂《7號條約》以來，加拿大對眾多原住民部
落施行殖民統治的延續。

 這場採訪持續了近兩小時。我了解到，賽斯的生活、藝術創作以及他
對未來的設想，都與他部族的歷史緊密相連。他的語速不快，但似乎
總是在腦中緩慢地翻閱一本《百科全書》：他分享的故事裡，人名、
時間與場景歷歷在目。遵循他友善的建議，我認真地傾聽著。

黃秀盈：我們可以先從“你是
誰”這個問題開始嗎？

對話賽：當然。我的名字是“
賽斯-卡迪納爾-道奇霍斯”(seth 
cardinal dodginghorse)。我在
我母親所屬的Tsuut’ina部落長
大。過去，我們與我的祖母、曾
祖母一同生活。不少人曾說，那
一塊土地已經孕育了至少六代
人；但我們與那片土地的聯繫遠
遠早於“保留地”(reserve) 形成
的年代。我的祖先們世世代代都
在那片區域休養生息，直到加拿
大政府施行“保留地”制度以後
才被迫定居下來。

簡要地談一談我的家族吧：我
的祖父母被送去了寄宿學校
(residential school)，我的母親和

我都在城裡的天主教學校接受教
育 - 我認為後者其實是前者的延
續。幸運的是，我跟隨我的叔叔
學到了很多。在很多年間，我們
在地裡修築了圍欄，飼養馬和其
他動物。在小時候，我們常常花
整天的時間檢修圍欄，而叔叔會
指著某一處地點告訴我：“那是
你祖母過去採集漿果的地方” 或
是 “沿著這條小徑，你就可以尋
找到草莓。” 他向我講述那片土
地的歷史 - 這是一種結合實際生
活經驗的文化教育。相反，在寄
宿學校裡，我的家人無法接觸部
落文化當中與實際生活相關的部
分 —— 那裡的關於“文化”的教
育都是脫離土地、脫離我們部落
的傳統的 ——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真正懂得其中的差異：要在寄
宿學校裡求得生存、保證安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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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掩藏並壓抑自己的（原住
民）身份和文化。

在過去的6年裡，我一直在創作
與西南環路工程相關的藝術，並
藉機會向更多的人傳播我的觀
點。Tsuut’ina 部落的地理位置
和卡爾加里市十分接近，但在這
條路修成之後，卡爾加里實際上
可以說從我們的保留地“橫穿”
而過。這個工程迫使我們離開祖
輩的土地、遷居他處，尊嚴所剩
無幾。在我的部落裡，有很多的
成員並不十分了解自己族人的歷
史與文化，我認為這是致使“環
路”工程計劃最終得逞的重要原
因。

Treaty 7 
<7號條約>

Tsuut’ina 部落保留地非常靠近卡
爾加里 —— 這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這意味著我們去城裡相
對方便。要知道，一些在地理上
孤立的部落在經濟上遭受著不公
的待遇：由於物資的匱乏，他們
必須以極高的價格才能獲得生活
的必需品，如在市場購買食物等
等。因此，靠近城市意味著購買

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便利。但
另一方面，“環路”工程從一開
始就計劃從我部族的土地上穿行
而過，其主要目的是便利卡爾加
里市民從城裡一端到另一端的日
常通勤。

然而，我們與這片土地的聯繫遠
早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省、以及
卡爾加里市的存在。在1877 年，
原住民們也從未割讓這片土地，
反而很有可能聯合起來對抗加拿
大（代表英國皇室）的殖民軍
隊。我記不起具體的詞句了，但
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ct) 裡，英女皇是我的“偉大
的白人母親”，而“偉大的白人
母親”決定了：“好吧，如果我
們要建立一個叫“加拿大”的國
家，我們得和這些部落簽訂條
約，以避免戰事。” 這就是各個
《條約》（目前共有11份）誕生和
簽署的背景。在加拿大的立國過
程中，《7號條約》簽訂的時間最
晚，也最終保證了加拿大政府能
夠佔據今天的阿爾伯塔省的部分
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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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海德酋長  
Chief Bull Head

我的Tsuut’ina的祖先們與當時的
酋長，布爾海德 (Bull Head) ，
與其他的部落一道，簽署了《7
號條約》。他們把這份條約理解
為一份象征“和平”的條約，約
定了各個簽署方不可挑動戰爭或
攻擊外來定居者。之後，一些部
落（包括一部分 Blackfoot 部落
和 Tsuut’ina 部落）被安排遷移
到了一個巨大的“保留地”當
中，這造成了部落之間的衝突和
矛盾 —— 因為每個部落都想爭
取自己的文化、語言和獨立地位
受到認可。同時，他們也不得不
爭搶有限的資源供應，而這就意
味著有的部族成員很難維持正常
的生活。Tsuut’ina 是其中最小
的部落，我們的酋長布爾海德明
白，在那樣的條件下，他的族人
會很快死去並最終絕跡。因此，
他與族人們商議並決定，為了部
族的存活，他們必須自尋出路，
建立自己的保留地。後來，他帶
領族人離開原來的保留地，集體
跋涉至當時的卡爾加里堡 (Fort 
Calgary)。雖然當時有馬車等工
具，但那仍是一場艱苦的旅程。

在卡爾加里堡，布爾海德酋長提
出：“我想讓我的族人們搬遷
到 Wolf Creek（殖民者們稱之為 
“Fish Creek”)，那兒是我們過去
一直宿營的區域，我們祖先的土
地。我們想在那裡建立一塊保留
地。” 而殖民政府的回應是：“
休想”，而加拿大皇家騎警則逮
捕了所有族人，把整個部落送往
比 Blackfoot 保留地更加遙遠的
麥克勞德堡 (Fort MacLeod)。
他們在那裡駐扎了大約三年，在
期間仍多次跋涉至卡爾加里堡爭
取另立保留地的訴求。三年之
內，不少的族人因飢餓而死去。
當布爾海德酋長第三次帶領族
人們集體前往卡爾加里堡的旅途
中，他武裝了部族的男女老少並
圍困了卡爾加里堡，提出自己的
條件：“劃分給我們自己的保
留地，否則我們將毀滅這座堡
壘。”

黃：哇。

賽：當時的卡爾加里堡規模很小，
也只有少量的白人定居者。因為
懼怕我們的力量，他們並不希望
我們了解這個實際情況。因此，
他們指派了一個代表前往渥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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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邦政府）進行商議。最後，
他們被迫妥協：“想在哪片土地
安居，你們可以自行決定。” 得
知這個消息，布爾海德酋長派出
了一個先遣隊，他們跑步前往今
天的保留地這片區域，在四周打
下房屋的地基，劃清保留地的界
限。當 Tsuut’ina 族人們抵達時，
布爾海德將一個石塊置於地上，
告訴所有人：“大家每人都去找
一塊石頭，然後堆在這裡。” 一
塊接一塊，我的祖先們築成了一
個石堆。布爾海德說道：“這些
石頭是一種提醒：我們用卓絕的
鬥爭和犧牲才換來這片土地，永
遠不要把它割讓給他人。”

布爾海德深知：保留地與卡爾加
里堡十分接近，而卡爾加里堡的
城市規模將迅速擴大，意味著那
裡的定居者將很快想要擴張到城
外的保留地。而那個石堆則提醒
著族人：永遠不要出賣或割讓這
片土地。

布爾海德酋長於1911年逝世。

以下是上述事件的時間線：《7號
條約》簽署於1877年，布爾海德
酋長與 Tsuut’ina 族人在 1883年
爭取到了自己的保留地。布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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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議會”，最重要的資質是成
為一名成功的商人。你需要證明
自己能做一名“良善的印第安
人”：與省、市政府和其他商業
機構的發展關係，為部落謀取利
益。

在布爾海德之後，下一任的部落
領袖們是第一代接受了寄宿學
校、受洗為天主教徒或英國國教
徒的族人。這些“領袖”和祖先
土地的關聯不再密切。我非常同
情和理解他們，因為他們在身份
認同這個問題上一定經歷了很多
困擾。他們父母的那一代曾在“
加拿大”立國之前以狩獵野牛為
生，但這些人卻缺乏同樣的經
歷。

在布爾海德之後，新當選的領袖
們同意將部落的一部分土地租賃
給加拿大軍隊，租期為100年。如
今，那片土地已經滿目瘡痍，其
生態環境因為各種軍事行動所造
成的污染而變得十分惡劣。很多
地方仍掩埋著彈藥和地雷。簡而
言之，那片土地已經難以為人所
用了。

德於1911年逝世。至他去世的那一
年，殖民政府已經多次試圖割裂
我們與部落文化、語言的聯繫。
保留地裡建立了寄宿學校，但當
布爾海德在世的時候，他極力抵
抗著這些舉措。

當布爾海德在世的時候，每年都
有一個“印第安事務官”(Indian 
agent) 向渥太華呈交一份名單，
統計在保留地裡基督徒和“異教
徒”的人數。

當布爾海德在世的時候，他從未
接受基督教洗禮。那時，很多人
都拒絕受洗：他們認為自己的精
神力量是部族之所以頑強地生存
下來的重要原因，而受洗這個過
程將大大損傷自己的精神力量。

布爾海德是一位世襲的首領。他
屬下的次級酋長們亦屬於“世
襲”，但也是由很多有文化影響
力的人所選出的。在布爾海德之
後，“次級酋長”這個名稱遭到
廢除，取而代之的是 “民選酋
長”和 “部落議會” —— 這些
由殖民政府所創的職位和機構，
在各個保留地沿襲至今。現今，
如果某人想要當選“酋長”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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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城公路”

卡爾加里之所以寄望於讓環城公
路穿越我們的保留地，個中原因
不言自明：向“印第安人”試壓
比起勸說卡爾加里的市民遷居別
處容易得多。先前的另一條修路
方案計劃穿越市內居民的居住
區，因此受到了市民強烈的抵
制。這是很有趣的現象：當外來
定居者對環城公路的計劃說“
不”的時候，省、市政府都聽取
了他們的意見，就好像是：“
哦，你們不同意，那我們就不這
麼做了。” 但在對待 Tsuut’ina 
部落的時候，他們卻不停地堅持
發問：“你們什麼打算時候變賣
這片地？”在2000年代初期，部
落裡曾進行過投票，大部分族人
否定了這個議案。卡爾加里市當
時的反應似乎是：“好吧，原來
你們不同意。” 但不久以後，他
們開始故技重施。總結起來，當
卡爾加里市民說“不”，那就意
味著“不”；但如果是原住民或
者Tsuut’ina部落說“不”，他們
會在五年之後再次嘗試，就好像
在說：“我們會再見的。”

卡爾加里西南環路的這一部分從
我們祖先的保留地悍然穿行而
過。這條道路的修築沿襲了殖民
主義的武力侵佔、《7號條約》
的簽訂、寄宿學校等等歷史。這
是一段豐富但卻沉重的歷史，但
卻在主流的歷史話語中被逐漸抹
去了。當我就這個問題搜集歷史
資料，與部落的長者、甚至白人
歷史學家們交流時，我常常在
想：“怎樣才能讓更多的人接觸
到這段歷史？”

當我在幼年學習《7號條約》時，
由於理解能力有限，得出的印象
似乎是這些條約僅僅針對了簽署
它們的原住民部落。但後來再讀
它時，我卻發現它與所有在這片
土地上休養生息的人都有關：包
括了所有的外來定居者。在阿爾
伯塔省的南部，所有人都是《7號
條約》的一部分 - 這樣重要的信
息為什麼鮮為人知呢？

黃：我忘了我在問什麼。

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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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哈哈。

賽：那樣的不期而遇讓人感到安
寧。我在想象，當我的祖先來到
卡爾加里城內的時候，遇到一個
華人 —— 在一個白人佔主導的地
方，看到一個和你外貌相仿的人
會是怎樣的感受？

演說

黃：我們能不能談一下環城公路
的通車儀式？我感到那個事件蘊
含著巨大的教育意義。

賽：頭天晚上，我的一個記者朋
友秘密告知我：環城公路將在翌
日通車。我震驚了。因為在那之
前沒有任何風吹草動，沒有任何
媒體加以宣傳。有關方面把這個
儀式低調、秘密地舉辦，其中的
原因耐人尋味。

那晚，我輾轉反側，只睡了約莫
兩個鐘頭。我不得不想到：“就
在明天，這條路就要通車，而卡
爾加里人就將駕車在我祖先的土
地上穿梭，踐踏那些小道、田
野、那些我和叔叔當年修補的圍
欄，從我和我的祖先玩耍的叢林
裡呼嘯而過。”

黃：是的，作為生活在“條約土
地”之中的人們，我們需要了解
這段歷史。很不幸的是，我們學
習的“歷史”是碎片化而互相割
裂的。打個比方，我們也許在某
一處了解到早期北美華工的悲慘
遭遇，卻又在別處才能學習到原
住民的歷史。但實際上，這兩個
人群的過往早就在殖民侵略和白
人至上主義的歷史大潮下相互關
聯、密不可分了。

賽：是的，曾經有人給我講述過
原住民與華人一同在鐵路線上施
工的故事。非裔後代和其他有色
人種的新移民們和白人定居者的
歷史並不相同。每個城市的華埠
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我目前正
在（卡市的）華埠與一位策展人
進行合作 - 她對華人與原住民之
間的歷史交流和聯繫非常感興
趣。在華埠最初形成的年代，我
的祖先們很有可能仍居住在保留
地裡，不常前往城市。我需要做
更多的研究，例如尋訪華人長
者，思考當時兩個社群的交流是
一番怎樣的圖景。試想，當一個
原住民在滿是白人的超市裡手足
無措的時候，有一個不是白色膚
色的人向你點頭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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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是下定決心：“有人必須
去那裡（發聲）。” 醒來以
後，我來到了儀式現場。在場
的有阿省省長傑森-肯尼 (Jason 
Kenney)、卡爾加里市長 Naheed 
Nenshi、時任省交通部長 Ric 
McIyver, Tsuut’ina 部落酋長 Roy 
Whitney 和議會成員，以及各
家新聞媒體。我想，如果有機會
發言，我便要抓住空隙，走上講
台，試試能說多長時間。雖然我
的身後有五名警察，但儀式是現
場直播的；我想，倘若我被捕或
者強迫走下講台，無數觀眾們將
會目睹著一切。我等待著，觀看
了整個儀式：這對我的家人來說
是個痛苦的時刻，但那裡的人卻
在歡樂的氣氛中慶祝著。

那天清晨，我的母親向部落中參
與到環城公路工程的族人致信。
雖然我們的意見在之前遭到了忽
略，但她仍想借用這個機會向他
們表達這件事所造成的傷害。我
抓住時機，走上講台，開始宣讀
我母親的公開信。

這件事在六年之間反復折磨著
我：它什麼時候竣工通車？我屆
時會在哪裡？我很清楚，自己想

要出現並擾亂那個儀式。我在台
上所說的話基本都來自我母親當
天早上迅速完成的書信 - 這封信
總結了我的家人的想法、我的感
受，傳達了她所希望人們能了解
的信息。我也借用了布爾海德酋
長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我們不
願意進行爭吵：我們不想出賣土
地。這片保留地的面積對我們建
立家園來說並不寬裕，但白人卻
對此虎視眈眈。（別忘了）我們
簽訂過條約。” 我希望讓這個部
落的人們聽到他的話語，了解他
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不會割讓或
出賣自己的土地。我們保留地裡
的很多人都與他擁有血緣關係：
我就是布爾海德酋長的後代。我
們的祖先代表著我們的家族、語
言、價值觀和信仰。我想讓人們
銘記這一切。

我同時也提到了《條約》，並
指出 Roy Whitney 酋長出賣了
Tsuut’ina 受《條約》保障的權
利。我的家人被迫遷出了我們
的土地，但我們從未放棄自己的
條約權利、從未放棄自己的價值
觀。這一點需要得到明確。



賽斯-卡迪納爾-道奇霍斯 (seth cardinal dodginghorse)是一名藝術
家，音樂家，畢業於阿爾伯塔藝術大學。他在Tsuut’ina族人世代居住
的土地和森林裡長大成人。在2014年，由於卡爾加里市西南環城道路
的工程建設，他與家人被迫從自己的家園外遷。他的創作反映了自己
和家人被迫遷移的生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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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不可思議。

賽：大概在20世紀10年代，在
卡爾加里市曾經有一場比試誰
有最長頭髮的競賽。我不能確
定，但那可能是卡爾加里牛仔節 
(Calgary Stampede) 的一部分。
我的祖先Big Plume就參加了那場
競賽。在一張照片裡，有一個人
正在測量他辮子的長度。

黃：哈哈，哇

賽：他的對手是個中國人，那人
的辮子也毫不遜色。

黃：太奇妙了。

賽：是的，他們參加了這場“頭
髮” 競賽，但我不記得誰贏了。

黃：只有白人才會讓我們在競賽
裡對抗彼此，不是嗎？

賽：是的。我在想，如果那是牛
仔節的一部分，他們很可能在報
名參賽時想著：“這太容易了”
，可以贏錢去買棉花糖。

我手裡拿著剪刀，心想，在某個
時刻，我要把自己的辮子剪斷。
在我們的文化和習俗裡，剪斷頭
髮通常意味著對某位逝去的人表
示哀悼，意味著痛苦和悲傷。在
發言完畢之後，我毫不猶豫，剪
掉了自己的髮辮。

這一切都發生得很快，但我並不
對說出的任何一個字感到後悔。

黃：對於早期旅居加拿大的華人
來說，一個男人的辮子意味著與
遠方故鄉的聯繫。當看到你剪斷
頭髮的時候，我相信很多華人會
和我一樣深受觸動。

賽：是的，頭髮有很強的象征意
味。我的祖先 Big Plume，即布
爾海德的長兄，曾經留下了一張
照片：他從敵人的頭蓋骨上取下
頭髮，並將其編在了自己的頭
上。

黃：什麼？

賽：他有一條奇長無比的辮子，
長的足以纏繞他的身軀。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華人與原住民的雙重身份意味著什麼？
對話鐘美玲 

Melissa Chung-Mowat

採訪者: 陳晨 黃秀盈

陳晨：最初，我以來自中國貴州的國際學生的身份訪問這片被外界稱
為“加拿大”的土地。在這兒，通過學習和研究，我了解到了亞裔、
華裔與原住民之間的歷史淵源：亞裔與華裔的移民史與殖民主義國
家侵佔原住民土地的歷史密不可分。我最早接觸到的一份重要材料是
日裔美國學者Fujikane與 Okamura 所編輯的《亞裔定居殖民主義》 
(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 一書。這本書對亞裔移民在美國對夏威夷
延續至今的殖民統治、掠奪當中所起到的被動的作用發出了詰問，探
討了亞裔移民者在“定居殖民主義國家” (settler colonial states) 的
責任和義務。此外，影片《祖根父脈》(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 , 
2016)、《雪松與竹》(Cedar and Bamboo, 2010) 所講述的鮮為人知
的華人-原住民混血家庭的故事也深深打動了我。幾年以前，當我開始
搜索“亞裔與原住民關係”為主題的學術文獻時，我有幸讀到了鐘美
玲 (Melissa Chung) 於2010年所發表的碩士論文《對加拿大少數族裔
移民 - 原住民族群關係問題的文獻綜述》.

黃秀盈：同時擁有梅蒂 (Metis) 與華人血統的鐘美玲，彼時就讀於
萊爾森大學。以她本人的親身經歷為出發點，她的論文少見地探討
了原住民與亞裔關係這個議題，並以“講故事”的形式道出了她試圖
摒棄白人至上主義的內心抗爭。在這篇論文的開頭，鐘美玲勇敢地寫
道：“我必須重新尊重並找回我作為原住民的身份，力求理解我在殖
民主義社會中作為一個“被殖民者”而生存的現實。” 這樣的寫法
似乎與“正統”的學術文章有所差異：通常，人們認為研究常常只能
以“遠觀”的形式進行以保證“客觀性”，但鐘美玲的寫作方式是對
這種刻板成見的挑戰。以本人的親身經歷、觀察為基礎，她的文章運
用了源於原住民社群的研究方法，試圖探究白人至上主義如何影響了
她的雙重身份。對我們來說，鐘美玲的故事既是關於“身份危機”的
故事，又是關於在族群文化中重拾自尊、治愈創傷的故事。 35



陳晨：美玲，請你向讀者們做一
個自我介紹吧！

對話鐘：我現在位於《一號條
約》地區之内的溫尼伯市，這
是歐及布威 (Ojibwe)、克里 
(Cree) 與梅蒂 (Métis) 族人民的
土地。我的母親是梅蒂族，她的
祖先來自“紅河定居點”(Red 
River Settlement)。那是溫尼伯
紅河邊上的一塊土地，原住民
們千百年來都把這裡视作重要
貿易的通道，也是哈德遜灣公
司 (Hudson’s Bay Company) 最
初與原住民們進行皮草交易的重
地。我母親的祖先（同時擁有蘇
格蘭人和梅蒂族的血統）即定居
於此。

我的父親在1980年代早期作為
一名國際學生來到加拿大。他是
香港居民，但卻持有荷蘭國籍。
他的家族是由中國南方遷往海外
的客家人：我的祖父最初遷居荷
屬圭亞那，即今日的蘇里南。在
蘇里南取得政治獨立的那一年
（1975），我父親全家又舉家移
居到了荷蘭。我的父親和我的許
多表親都出生在南美，但他本
人在幼年回到了香港，接受他

祖母（我稱“阿太”）的撫養。
後來他來到加拿大求學，但是在
我四歲左右時又再次返回香港。
因此，我主要由我的母親撫養長
大。即使如此，我仍然同父親的
家族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從6歲開
始，我每年暑假都會訪問香港。
我不會講國語或粵語，但是我父
親家族裡的成員，除了我的祖父
母之外，基本都能說英文。

陳：你的父親的家族的移民史（
從南美到歐洲，從北美到東亞）
讓我感慨萬千，讓我反思帝國主
義和殖民主義國家的強取豪奪是
怎樣迫使普通百姓背井離鄉，如
浮萍一般零落四海。

黃秀盈：在回應“自我介紹”這
個問題時，你娓娓道出家族的歷
史，這让我不得不再次感悟：我
們個人的身份與前人的故事緊密
相連。

陳：你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碩士論
文研究背後的故事呢？

鐘：在很小的時候，我就意識到
我父親對於原住民的理解和認識
受到了主流的、帶有種族歧視觀
點的影響。因此，在小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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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父親關於“身份”的對話總
是很困難。除此之外，另外一個
關鍵的事件發生在我與母親居住
在溫尼伯城北的一個小村莊期
間。某一天，我與一個兒時的夥
伴在她家的院落玩耍，她突然說
道：“哦，我現在需要進屋了，
但是你不能進來。” 當我追問其
緣由時，她答道：“我的父母不
准原住民小孩進屋。”

這件事發生時，我大概也就7、8
歲的樣子。類似的經歷讓我在很
長的一段時間裡都試圖掩藏著自
己的身份。多年以後，我終於才
有勇氣主動地搜尋相關的信息，
想要更多地了解我的原住民血脈
和文化。進入萊爾森大學攻讀碩
士學位是一個新的起點，給了我
新的機會。我選擇了研学“移民
與定居”這個主題，希望能從中
解答以下這樣的問題：“加拿大
的新移民們以何种方式了解這裡
的原住民？” “這些不同的族群
之間的聯繫是如何建立的？” 
“如果我們都處在一個白人至上
主義的社會中，我們怎樣才能增
強少數族裔移民群體和原住民之
間的聯繫，構築更強大的、團結
的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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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昨晚，我聽取了Dawn 
Maracle 的一場演講。她提到（
加拿大）各級政府通過不同的渠
道和辦法，例如《印第安法案》
和寄宿學校等，專門而有目的性
地切斷外來定居者和原住民的聯
繫。在你的論文裡，你提到：“
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做一些事，未
來才能有所改觀。” 你是怎樣實
踐這個想法的呢？

鐘：就我的個人生活經歷來說，
溫尼伯和多倫多的情況對外來的
移民來說其實差異很大。在多倫
多這個國際大都市，原住民的人
群很不顯眼。因此，多數人對於
原住民的了解是割裂的、碎片化
的：相比於與原住民直接交流，
很多新移民只能通過閱讀歷史文
獻或其他的與原住民社群分離的
材料來了解他們。而在規模較小
的溫尼伯，居民們則能通過“第
一手”的生活經歷了解原住民。
當新移民來到這裡時，他們通常
都先在內城區暫住 —— 那裡的
原住民人群則相對密集。當這些
新移民在周圍目睹所謂的“無家
可歸”的、或是陷入毒癮的人群
後，很容易就形成對原住民的偏
見 —— 這些新移民通常都是經過



了辛勤的工作和努力才能移居到
這裡，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麼不少
原住民似乎不能接受相關社會機
構的“援助”。

在溫尼伯，城區的非營利性組
織、服務新移民的社會組織，以
及原住民組織和團體都做了大量
的工作以增強不同社群之間的聯
繫。舉個例子，我目前就職的這
個機構就是同時為原住民和新移
民提供服務的。這個組織屬於非
原住民的組織，但卻為兩個群體
都運營相關的項目：他們做了
很多公共性的教育工作，以“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及
其“行動呼籲”為基礎，向自己
的非原住民職工提供學習的機
會，同時也為原住民職員提供符
合他們文化訴求的空間。他們創
製了自己的“土地認可宣言” 
(land acknowledgement)，並且
承諾不會與原住民組織競爭本屬
於後者的援助資金。總之，我認
為在溫尼伯，不少非營利性組織
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從而利用各種資源去創造族群之
間學習、交流的機會。

陳：我們可以再談一談你的家庭
嗎？你的家庭在某些方面來說是
非常“特殊”的，對你來說，與
（父母）兩邊不同的家人交流起
來是什麼樣的體驗？

鐘：我的情況的確是很少見的。
我不想撒謊：在這個問題上，我
一直面臨著不小的困惑。我並沒
有很多機會去與我的華人親屬們
談論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因為
除了我的父親之外，其他的華人
親屬都沒有在加拿大生活的經
歷。我和我的表親們相對親近一
些，但他們生活在荷蘭，對加拿
大的文化、社會機制和生活經歷
都相對陌生。但我想他們也許可
以從其他的方面理解這個問題，
就像你提到的，“被迫遷移”的
經歷：他們中的一些人出生在南
美的殖民地（原荷屬圭亞那，今
蘇里南），而那裡的社會動蕩則
迫使他們居家遷居到世界的另一
頭。此外，多年以來，我父親（
對於原住民問題）的看法似乎也
變得更加開明，我有了更多的機
會去幫助他消除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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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我自身來說，我重新認識、
學習、尊重原住民身份的過程，
多數時候都出現在“家庭”這個
環境以外 - 這其中不乏奇怪的部
分。如果我回想，是什麼讓我與
原住民的文化保持聯繫？這裡的
答案其實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設想
的“梅蒂”家庭或社群。在我的
成長經歷裡，我並沒有多少機會
去感受到任何一種 “梅蒂” 文
化，我的家庭生活裡罕有這樣的
元素。我母親的父母在我出生之
前都已去世，而她的家庭中則不
乏（代際的）創傷。因此，對我
來說，“家庭” 並不是一個穩固
的空間：我們搬了太多次的家，
所以我們並不能與我母親祖上的
家園建立穩固的聯繫，反而游離
在（梅蒂）社群之外了。也許令
人意想不到，但我同我的（原住
民）家人卻因“大笑”等等習慣
而建立了聯繫（大笑和打趣是在
原住民日常交流的重要元素）
。我也記得與我的姨娘一起玩 
“bingo” 遊戲，而我的母親則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以 “neechi” 
喚我 （這在原住民語言中指代“
原住民”）。但另一方面，我的
梅蒂家族裡也不乏因精神健康和
毒癮所引發的各種創傷，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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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的經歷，不乏動蕩和
家庭暴力。我與自己梅蒂家族的
很大一部分聯繫都與創傷有關，
這不是個輕鬆的話題。

黃：如你所說，你的原住民的身
份多與 “創傷” 聯繫緊密。那麼
同時擁有華人和原住民的身份和
血脈能否在某種程度上治愈這些
創傷呢？你對此做出了怎樣的努
力呢？

鐘：是的，雖然經歷了很多的挑
戰，但我仍為自己今日的成就而
驕傲。我的生活似乎是奇怪的“
兩極分化”。很多時候，我與我
的母親相依為命，在貧窮中求生
存：我們去施粥處，領取聖誕禮
籃，在婦女庇護所過夜。另一些
時刻，我卻享受著富足的生活：
旅行前往香港，享用美食，遊覽
有趣的景點。在成年後，我體會
到，要真正做到和解與治愈自己
的創傷，首要的步驟即是面對自
己的混血身份和背景。為了攻讀
研究生學位，我輾轉前往多倫
多。當時，我的想法是：“好
了，現在是時候好好面對這一切
了。” 在那裡，我抓住了機會，
直面現實，勇敢地分享自己的身



份和故事，並與原住民朋友、社
群和團體建立寶貴的聯繫。我
的論文指導教授之一，琳-拉瓦
莉 (Lynn Lavallée) 博士在這過
程中對我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和支
持。在以前，當我談到自己的家
庭，談到母親是梅蒂而父親是華
人時，我常常感到自己的身份是
割裂的。拉瓦莉博士則提醒我
說：“你知道嗎？你的母親是梅
蒂，所以你是梅蒂；你的父親是
華人，因此你也是華人。” 在因
為羞恥而長期掩蓋自己的身份、
帶上無形的“面具”之後，我
想，能夠坦然接受自己雙重身份
和血脈是治愈創傷的重要一步。

陳：你提到你認為遊歷到香港是
一種奇怪的“幸福”，那麼當你
去到香港時，看到街上的中文，
心裡有何感受呢？

鐘：由於我自孩童的時候便開始
前往香港旅行，那已經成為了我
生活中平素的一部分。我想，我
大概在6歲的時候就自己獨自登上
飛機了。我的父親和姑姑在香港
生活：父親是教師，而姑姑是警
督。他們二人都在（英國）殖民
地的社會機構裡工作，全天都需

要說英文，因此對我來說，去到
香港並沒有帶來很大的 “文化衝
擊”。但我卻有不少的時間與我
的祖父母一同生活、交流，這一
部分經歷對我華人身份的形成至
關重要。雖然我的祖父母不說英
文，我們卻可以通過手勢進行交
流。我記得我的婆婆會舉起一罐
飲料，口氣慈祥地問我：“Coca 
Cola?!（可口可樂）”？（在採
訪中，鐘美玲這時擺出手持罐裝
飲料的手勢 - 編者註)

曾經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其實
我自己也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 ）
：“你認為加拿大的原住民文化
和中華文化之間有相似或者共同
點嗎？” 我沒有確切的答案。
我最近前往荷蘭參加了我祖父的
葬禮 - 那是一段悲傷卻又美麗的
時光。我近距離觀察並感受到了
一個（華人）家庭是怎樣聚在一
起，怎樣妥當地處理長者的後
事。從僧侶們主持葬禮，到供奉
食物，再到屋內的神社，這一切
都個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許
在原住民文化和中華文化之間的
確存在著某些共同點 —— 例如
對某個“造物者”或者神靈的敬
畏 —— 這裡蘊藏著增進兩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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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交流和了解的重要機遇。再
者，在很多原住民社群裡，供奉
食物是普遍的習俗，而我也能在
華人文化中觀察到相似的做法。
或許這裡真的存在著搭建更多“
橋樑”的機會。

黃：最後，我想提問一個
比較沉重的問題：“和
解”(reconciliation) 對你來說意
味這什麼？加拿大的華人社群怎
樣才能為 “真相”與“和解”作
出應有的貢獻？

鐘：我認為這一切必須始於人們
了解自己身居何處：你身處哪一
片土地？這片土地有怎樣的歷
史？或許你有時會發現自己身處 
“從未割讓“ (unceded) 的土
地，你怎樣才能理解這個現實？
當你身處締結了某個《條約》的
土地，那又意味著什麼？此外，
懷著開放的、真誠的、樂意學習
的心態也非常重要：某些時候，
了解殖民主義歷史和現實的過程
不是愉快的，甚至是極不舒適
的，因此我們需要具備進行深刻
自我反思的意願和決心。在現在
這個階段，了解這個話題的資源
已經非常豐富了。因此，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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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們）首先去搜尋相關的學
習資源。其次，人們需要明確的
一點是，任何與原住民社群建立
友好、合作關係的過程都需要以 
“互惠” (reciprocity) 為核心動
力：如果你意欲從某個合作關係
中達到某種目的，那麼你需要好
好地思考，你能怎樣作出相應的
回報？此外，我認為與自己的家
人進行相關話題的交談也是很重
要的 - 很多時候，家人之間的交
流能夠產生最深刻的影響。





鐘美玲 (Melissa Chung-Mowat) 擁有華人和梅蒂的雙重身份和血統。
她的父親來自香港，母親是今曼尼托巴省內“紅河谷梅蒂人” (Red 
River Valley Métis) 的後人。她自小與母親一同在曼省境內的溫尼
伯、Portage la Prairie 和兩湖交界地區生活。自成年以後，她通過自
己的學習、工作與個人經歷而逐漸探索自己的雙重血統和身份。鐘美
玲擁有萊爾森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移民與定居問題研究），她的論
文關注並探討了原住民和加拿大新移民的關係。她目前就職於AMIK，
一家位於曼省赫丁立市 (Headingley) “天鵝湖”部落 (Swan Lake 
First Nation)、由原住民創辦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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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藝術家提供。2020。



我的藝術从哪里来
對話杰-斯特林
Jae Sterling

黃秀盈

在收聽杰-斯特林的歌曲《中斷》(Hiatus) 時，我記住了以下的
歌詞：“good time spent / reflecting with no address / in 
Chinatown feeling blessed.” 我點了點頭，不由自主地笑了。杰
是一位說唱歌手、視覺藝術家。他最新的作品是為“黑人的命也是
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在卡爾加里市華埠所作的壁畫 “
指路人與保佑者”(The Guide and Protector)。在這幅畫中，一
位非裔女性駕馭著一頭公牛，出現在她身邊的則是卡爾加里市歷史
上第一位非裔牧牛人（牛仔）。在最初的計劃中，這幅作品將會覆
蓋卡爾加里市中心一幅90年代的老壁畫。但當“另類右翼”(Alt-
right, 種族主義的極右翼運動) 的媒體了解到這個計劃之後，向協
調壁畫的“粉紅火烈鳥”(Pink Flamingo) 組織發起了種族主義的
攻擊。鋪天蓋地的惡語、謾罵讓組織者被迫暫停了這個項目，並且
聘用私人保鏢以保證組員的安全。他們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我
們不願加重非裔社群業已遭受的傷害；為安全起見，今年的‘黑人
的命也是命’壁畫項目將被推遲。” 令人欣慰的是，原計劃的受挫
引發了社群成員們潮水般的支持。在一系列的交涉之後，華埠的一
處新址成為了壁畫的“家”，而杰也受邀成為壁畫的首席創作人。

杰是一個忙碌的人。在完成壁畫之後，他匆匆前往渥太華坐鎮自
己的獨創作品展 “與白人一起騎馬” —— 一系列在多種媒介上
呈現的作品，包括畫作、音頻、短片和散文等等。這部作品是對長
期以來被壓抑的非裔、遊子身份的一份證言。在他的“藝術家宣
言”裡，杰發出了以下的詰問：“藝術可以用來解讀充滿暴力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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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嗎？在對非裔文化充滿著惡意的藝術圈中，到底應該怎樣創作藝
術？”

我被這些真實而不做作的詰問所打動；而杰也是一個真實的人。他
在採訪中，談到作為一名來自牙買加的移民，他在卡爾加里市同時
擁有著“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生活體驗 —— 這為他帶來
了困擾。他談到自己如何對待藝術創作同時具有 “治愈” 和 “傷
害”的雙刃劍效果。他談到了自己如何了解到卡城第一個非裔牛
仔的故事，也談到了如何在這座城市進行自我保護。他的談話風格
如同其作畫的風格：粗獷而直接。有時，他略過故事當中沉重的細
節，而以相對抽象的方式進行敘述。我對這不陌生：當某人在對自
己族群之外的人講述自己作為一個少數族裔成員的經歷時，這樣的
做法很常見。推心置腹、談論沉重的話題需要雙方建立深層的互
信，而這畢竟只是我們通過網絡視頻的初次見面。當他在大段的陳
述之間不時停頓的時候，我則如同跟隨他歌曲的節奏，點頭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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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盈：請介紹一下你的藝術創
作吧。

對話杰：我的創作通常來源於生
活，這樣的創作更加深刻動人。
作為一個牙買加人，我在卡爾加
里市十年的生活經歷構成了我目
前創作的主要素材。很多藝術圈
內的人士以為這些是新的故事，
但“和白人一起騎馬”這個展覽
展示的其實是十年以來我所積累
的東西。是的，我從生活經歷、
族群文化當中尋求創作的靈感...我
也做一些音樂，自15歲起就迷上
了說唱文化...

黃：具體說來，你從哪些生活經
歷中獲取創作的素材?

杰：很難一語以蔽之，但“移
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 它徹
底改變了我的生活 —— 如今我對
牙買加的看法似乎主要來源於以 
“第三人稱”的局外人角度進行
的觀察。在“同白人一起騎馬”
這個作品裡，我嘗試呈現出我在
那個轉折階段的生活經歷。我直
接“空降”到了卡爾加里...你明
白嗎？對於一個移居加拿大的牙
買加人來說，很難想象第一個落

腳的地點不是多倫多。最初的日
子裡，我同這裡的牙買加社群鮮
有聯繫，因為他們規模很小，而
且分散各處。對我來說，在充滿
種族主義的惡劣環境下，保持對
自己的牙買加的身份認同並不容
易。有人想要把它從你的身上抹
去；或者，別人對你反復的、愚
蠢的“你來自那裡?”的提問會讓
人感到非常尷尬，難道不是嗎？
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適應
這裡的環境 。卡爾加里與美國
的德克薩斯州有些類似之處，城
中心則與紐約的某些元素相仿。
在吸收了很多的信息和文化衝擊
後，我才逐漸把這些經歷轉化到
自己的創作之中，並運用了不少
的“西部”元素（如公牛）等。

...真正有趣的故事其實來源於我生
活中的起起伏伏。打個比方，講
述我所目睹的、經受的、或者參
與的種種暴力 —— 一旦我把這些
經歷呈現在世人面前，其實就打
開了一扇接收不同觀點的大門。
你知道嗎？曾經有一個觀眾來
到展廳告訴我，我的作品對他們
有治愈的效果，這是真實的事。
有的人走進展廳，看到我所經歷
的事情（與他們的經歷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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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感到不再那麼孤獨，心中的
創傷得到某種程度的愈合。而另
外一些人則很可能從未接觸過這
些經歷，也有人會因此而受傷，
不願意再一次看到或讀到某些經
歷。這些都是他*的意淫 - 我並沒
有意圖傷害任何人，你明白嗎？
我並沒有想要“治愈”誰，那不
是我的職責，我不是個治療師。
我只是想創作有趣的藝術。但很
多時候，尤其像這一次的展出，
我不得不面對藝術作品所能造成
的兩面的（治愈的或是傷害的）
效果，真见鬼了。

約翰-維爾

黃：讓我們來談一談約翰-維爾，
你的壁畫《指路人與保佑者》 
(the Guide and the Protector) 中
的主人公。他是誰？

杰：我在設想這幅畫的時候並不
知道約翰-維爾這個人物。但當我
在歷史資料中發現他之後，我很
激動，心想：“這哥們和我的經
歷如出一轍。” 據我所知，他是
卡爾加里的第一個非裔牧牛人（
牛仔），是他首先把長角牛這個
品種引進本地。更重要的是，他
是一位從美國南部逃亡的黑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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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我只需要想到：他是個非裔
的牛仔 —— 這就是一種巨大的激
勵，難道不是嗎？

黃：你從他的生平中看到了自己
的影子，這很酷。

杰：是的。他的故事本身就足以
令人驚奇，如果我能早些了解到
他的故事就好了。這就揭示了“
族群代表”的重要性，不是嗎？
當一個非裔少年看到這副壁畫
時，他可能會想到：“哇，我也
屬於卡爾加里這座城市。” 你
明白嗎？在某個地方謀生許久之
後，仍舊感覺是個“局外人”是
很糟糕的。如果一個人為了這個
地方注入了很多心血，他也應該
屬於這裡。

黃：《指路人與保佑者》壁畫的
名字來源何處？

杰：它直接來源於我的生活。在
牙買加，當我們告別的時候，除
了擊拳致意，拉斯塔法裡派 (the 
Rastafarians) 的成員都會習慣
性地說道：“指引和保佑”。這
本是一句俚語。當我長大之後，
它的意義越來越變得清晰。很多
牙買加人之間的談話內容是深刻

了解這一點，了解他在漫長跋
涉、遷居他鄉的過程中所經歷的... 

黃：嗯。

杰：不少人告訴我：“哈哈，加
拿大沒有蓄奴的歷史。” 但這個
傢伙（約翰-維爾）是一個逃亡的
黑奴，在這裡仍需要面臨種族主
義的枷鎖，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們經受了許多的苦難。我曾聽
說他的非裔朋友由於長期承受的
壓力而死於心臟病...我現在不想深
談這個問題。

黃：好的。

杰：當讀到他的故事時，我想：
這和我的經歷異曲同工。在剛搬
到卡爾加里的時候，我不得不做
很多體力活來謀生：在倉庫裡同
許多白人夥計一同幹活時，由於
害怕被解僱，我比其他所有人都
更賣力。我至今都還記得他們取
笑或嘲弄我的那些話。因此，當
聽到維爾的故事後，我便發瘋似
地想要更仔細地了解他的生平。
他在卡爾加里的經歷對我觸動最
大，鼓勵我並讓我意識到我也有
能力講述自己的故事。維爾的生
平教給了我很多東西，但歸根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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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為什麼“奇怪”呢？

杰：“奇怪”是因為我弄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白人都愛自作主
張，聲稱“為華人發聲”？他們
為什麼這樣寡廉鮮恥？這讓我摸
不著頭腦。當我被告知可以在華
埠作畫時，我的反應是：“這太
好了。” 如果繼續在原來的那
個地點作畫，有人不會善罷甘休
的。因此，我認為華埠是一處安
全的地址。可是之後又有一幫怪
人試圖“替”華人們說話，他們
究竟是有多麼自大？真是聞所未
聞。 

黃：是的，糟透了。我讀到了華
埠商業改進委員會執行總監黃志
強先生試圖澄清事實的公開信。

杰：每一個相關的人士（所有的
建築業主）都批准了這個項目。
他們認為這幅壁畫和它將帶來的
效應對整個社群是有利無害的。
我們與華人社群進行了磋商，因
此（黃志強先生）需要站出來
澄清：“這裡不存在衝突的問
題。” 那種混亂的局面很糟糕。
但Rebel Media沒有得逞：壁畫順
利完工，影響巨大。

的，但用詞卻是簡單隨意的；例
如稱呼某人 “少年” (youth)，
或是以“主”(lord) 互稱。在我
年少的時候，這些對我來說並沒
有什麼深刻的意義，我想：“好
吧，謝謝你，兄弟。” 我也會以
同樣的語言回復，因為這是我們
從小養成的習慣：某人在街上說
了一句很酷的話，那很可能就會
變成本地方言的一部分。但其中
有的詞語聽起來真他*的深刻。總
之，這幅壁畫的名字來源於牙買
加的俚語。

黃：這很酷，我喜歡它背後的故
事。

華埠（唐人街）

黃：我們來談一談這幅壁畫的所
在地 - 卡爾加里的華埠吧。我了
解到，即便在華埠內部，大家對
它的態度也不盡相同。

杰：所有的爭議最初來源於一
小撮白人，一個叫作“Rebel 
Media” 的團體 —— 是他們搬
弄是非，挑起了矛盾。我所承受
的種族主義攻擊並非來自華人社
群，這是個奇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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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我很高興華埠接納了這副壁
畫。尤其是在卡爾加里這樣的一
個地方，這象征著團結。在華埠
中行走，我感到很安全。我希望
非裔的朋友們也能有同樣的感
受，你明白嗎？就像你說的，在
一個充滿惡意的環境中，沒有多
少空間是安全的。因此，我們必
須探索如何團結協作，創造安全
的空間，從而讓我們得以回顧彼
此的歷史，展望不一樣的未來。

杰：說得沒錯。至少，那就是我
的出發點，那就是我在唐人街作
畫的感受。自從我來到卡爾加
里，唐人街就是我常去的地方。
我在那拍攝音樂視頻，與我的朋
友分享美食。

黃：很棒。

黃：是啊，非常出色的作品。

杰：謝謝。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
發生什麼。

黃：你的意思是？

杰：從我的觀察來看，這次的爭
議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更多的議
論，這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
其內在的衝突並沒有完全化解。
讓我們看一看接下來的情況吧。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我的工
作已經告一段落了。很多人問我
是否擔心壁畫會被塗鴉、污損，
但這就是街頭藝術的本質特點，
我並不會對此太過糾結。我關心
的是怎樣完成作品，把其中價值
理念分享給世人 —— 我們非裔黑
人在這裡頑強地生存著 —— 這件
事做成了。回顧歷史，當我們為
自己發聲的時候，總會有反對的
聲浪。不可避免地，我會倍感沉
重：有時，我以為這個社會進步
到了某個階段，但其實沒有。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2020。



杰-斯特林 (Jae Sterling)的藝術創作跨越多個領域、媒介。他是
SANSFUCCS/THOTNATION 團體的創始成員之一。雖然以“音樂人”
自居，但他在近年來把自己的創作延續至繪畫、設計、多媒體和散文
寫作等領域。他出生並成長與牙買加首都金斯敦和美國佛羅里達州南
部，成年後移居加拿大。他的藝術創作反映了自身成長、移居的經
歷。2019年，他作為10位音樂人之一參加了National Music Centre 的 
Alberta residency 項目。至今，他發行了4部音樂作品，曾在阿省和
安省進行巡演。2020 年，他開啟了長達一年的《與白人一起騎馬》
(Riding Horses with White Men) 多媒體作品巡展。這部作品於2020 
年夏季與卡爾加里市揭幕，目前正在加拿大全國巡展。他最新的作品
以“霸凌”為題，探究了種族、性別、暴力等議題，特別關注作為藝
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必須面臨的“治愈”與“傷害”的雙重結果。杰計
劃在 2021 年發佈一部以“與白人一起騎馬”為主題的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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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鍵詞



“寄宿學校”與“60年代挖空運動”是什麼？

“寄宿學校”是加拿大政府設立、天主教會負責運營的一個
針對原住民兒童的教育體系，始於19世紀80年代，終於20世紀末期。
寄宿學校系統強迫原住民兒童與家人分離，接受加拿大主流社會的
同化教育。在寄宿學校提供的所謂“教育”中，原住民的語言、文
化、信仰被極度地壓制而邊緣化。不僅如此，一場後來被稱作“60
年代挖空運動”(the 60s Scoop) 的慘劇讓飽受代際創傷的原住民社
群和家庭雪上加霜。以下是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摘要報告的節選：

“這些寄宿學校的教育目標通常設置得很低，反
映了對原住民智力水平的蔑視。對學生來說，正規的教育
和技術培訓往往讓位於處理各種雜務、雜活 —— 以確保
學校正常運行。這個機構裡，對兒童關懷和保護的疏忽是
系統性的：許多學生遭遇了暴力毆打和性虐待。”（第3
頁）	

“寄宿學校是加拿大歷史當中的悲慘一頁。但與此
同時，它並不僅僅存在於‘過去時’。讓這些學校得以存在
的背後的政治、法律、政策機制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延續至
今：原住民不僅在教育、收入、健康等社會生活指標上遠遠
落後屬於其他族群的加拿大人，而且持續地遭受著公然的、
強烈的、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此外，諸多原住民的語言也
瀕臨消失。如今，‘寄宿學校’對原住民社群和家庭帶來的
深遠傷害仍在持續：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缺乏來自家庭、父
母、社區的關愛，沒有足夠的機會學習自尊、自愛 —— 在
這樣的‘惡性循環’裡，眾多的原住民兒童被‘兒童福利’
機構從原生家庭帶走、原住民人群的入獄率遠高於其他族群
這樣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第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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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宿學校’為原住民社群帶來深刻創傷的同
時，‘60年代挖空運動’(the 60s Scoop) 無疑是在那傷
口上撒鹽。這是一場全國性的由（政府下轄的）‘兒童福
利’機構主導，以斬斷原住民文化和身份聯繫為目的，將
數千名原住民兒童強行從他們的家庭、族群帶（挖）走，
轉送至加拿大、美國、甚至海外非原住民（多為白人）家
庭領養的運動。這個舉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持續到了
80年代中後期。時至今日，‘寄宿學校’和‘60年代挖空
運動’對原住民族群和家庭的負面影響仍在不斷持續：當
人們分析原住民家庭貧困的原因時，往往帶有偏見，將這
一現象歸結於原住民個人行為的失當，而非追根溯源，思
考加拿大政府各項政策在這其中所起到的（副）作用。”
（第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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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黑奴貿易是什麼？

以下段落節選自加里-皮特 (Gary Pieter) 在2007年3月24日於
《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 發表的文章《黑奴貿易的漫長惡果》
(“Slavery’s long destructive legacy”)：

大西洋黑奴貿易興起於近代各個西歐帝國崛起、向
外擴張的時期。英國、法國、西班牙、荷蘭和葡萄牙各國
都在19世紀之前廣泛參與奴隸貿易。此外，丹麥和瑞典也
曾據有海外殖民地並買賣奴隸；稍後，美國和巴西也參與
到奴隸貿易中來。

以掠奪殖民地原材料、剝削黑奴的免費勞動力為基
礎建立的種植園奴隸制 (plantation slavery)、動產奴隸制 
(chattel slavery)、家庭奴隸制 (domestic slavery) 等等經
濟模式讓上述歐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變得富足。據
統計，共有超過1千2百萬非洲人在大西洋黑奴貿易中被強
行販賣至美洲各地。

在黑奴貿易盛行的年月裡，我的祖先被殖民者和商
人當做“動產”(chattel goods)。他們遭受著身體上、經
濟上和精神上的多重奴役。因此，長達几個世紀的、植根
於種族主義的奴隸制對今日的非洲、全球的非裔後代、以
及加拿大的非裔移民仍然有著顯而易見的巨大創傷： 非裔
後代和移民所面對的種族主義攻擊、非裔家庭和家族關係
的瓦解、由種族主義帶來的貧困、高犯罪率和入獄率、基
於膚色的歧視、教育和經濟資源的匱乏...無不是奴隸制所引
發的長久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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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貿易的廢除並沒有帶來奴隸制度的廢除；奴隸
制度在英國實行至1833年，在美國實行到了1865年（美國
內戰的結束），在巴西持續至1888年。2006年底，聯合
國的一項決議指出：“從其規模、持續時間和後續影響來
看，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侵犯個人
權利的暴行之一。” 此外，奴隸制度也被視作“非洲人民
與非裔後代在今日所面臨的社會和經濟不公、仇恨、種族
歧視和偏見”的根本原因...雖然加拿大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
悲劇（加拿大國內奴隸制的歷史），但卻完全應該正視這
個國家建立過程中來自各個族群的貢獻和犧牲，確保世人
能知曉完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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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呼籲廢除警察？

對許多非白人族群的成員來說，與警察打交道的經歷充滿著歧視、
高度監控和暴力 —— 後者通常意味著死亡。“黑人的命也是命”運
動對廢除警察、分配其資源至各個公共服務機構（如青少年/兒童服
務、食物救濟部門）的訴求主要來源於以下兩部分觀點。首先，已有
研究證明，當社群成員普遍能保證一定的、健康的生活質量後，犯罪
行為將會減少；其次，對於弱勢群體和非白人族群來說，警方的存在
非但不能保證安全，反而意味著傷害。認清以下這個事實非常重要：
警察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
級的利益，保護（多數為白人的）私人財產。因此，警方不能“盡職
盡責”保護普通百姓這個現象，遠不是“幾顆耗子屎”那麼簡單。以
下的這些段落選自羅賓-梅納德 (Robyn Maynard) 的著作《監控黑人
的命：加拿大自奴隸制以來的國家暴力》(Policing Black Lives: State 
Violence in Canada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闡述了原住民和
黑人所受遭受的警方暴力與殖民主義、奴隸制度的緊密聯繫：

“把 ‘黑人’與‘犯罪’二者在公共語境聯繫起來
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7世紀對逃亡黑奴的‘通緝令’。在此類
文本中，掙脫奴隸枷鎖的黑人們被描述為 ‘盜賊’或 ‘罪
犯’。在那個社會中，自由身份和仍受奴役的黑人都處在
白人社群和殖民政府執法部門的強力監控之下；他們在公
共場合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視作與‘逃犯’行為關聯的罪
證。在奴隸制度遭到廢除之後， ‘黑人’與‘犯罪’的關
聯並未消失，而是繼續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
維持著種族之間的等級秩序。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加
拿大，非裔居民的被捕率和入獄率高得驚人。時至今日，
公共語境下 ‘黑人’與‘犯罪’的關聯雖然改換了其他的
詞語（如暴徒  ‘thug’ 、黑幫  ‘gangster’ 等），其本質並未
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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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針對有色人種的監控、執法和監禁不僅
深受“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的影響，同
時也為後者服務。殖民者迫使原住民遷徙至“保留地”，
以及於1846年肇始的“寄宿學校”制度，就是早期的兩個
例子。這樣的舉措意在將原住民社群“圈禁”於少量的土
地，弱化原住民群體的政治主權，割裂其與家園、土地的
聯繫，為“定居殖民主義”社會的發展及其資本主義經濟
擴張對自然資源開採的需求清除障礙。加拿大的第一個警
察機構，“西北騎警” （即今日的“皇家騎警”）建立於
1873年，是該國政府鎮壓歷次原住民反抗運動、保護白人
定居者經歷利益的重要工具。

近年來，加拿大的刑事司法系統，尤其是執法和
監禁部門，則成為了殖民主義壓迫原住民的另一個重要渠
道。如學者羅伯特-尼克爾斯 (Robert Nichols) 所言：控
制“犯罪”一直是殖民主義所謂“征服”過程的組成部分
之一。現今，原住民在加拿大受監禁的人口中佔據非常高
的比例：原住民只佔在加拿大全國總人口的5%，但卻佔受
監禁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這甚至高於加拿大非裔人口受監
禁的相對比例。警方的過度執法繼續作為殖民主義對原住
民掠奪的方式之一而存在著。 (Maynard 2017,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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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模範少數族裔”？

“模範少數族裔”是在北美主流社會廣泛流傳的一則美麗謊言：少數
族裔的移民群體只要勤奮工作、忍受而非抵抗種族主義的不公，就
能得到和白人同等的社會地位。由於在某些領域取得的成就，華人
和華裔群體常常就被主流社會標榜為“模範的少數族裔”，用作“
辛勤勞動”的正面例子以淡化、否定其他少數族裔（如非裔）所遭
遇的社會不公與合理訴求。自二戰結束以後，一些白人群體把亞裔移
民所謂的“集體成功”經驗用作一把種族主義的“楔子”。其結果
呢？否認種族主義對其他少數群體（尤其是非裔）的壓迫。在著作
《成功的膚色》中，學者艾伦·D·吴追溯了“模範少數族裔”的起源 
- 它的出現是冷戰時期美國在全球推行的“美國優越論”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的一個組成部分，製造著在“反共產主義”社會中種
族和諧的假象。

而在加拿大，“模範少數族裔”也在該國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名、
吸引大量年輕移民的經濟重構過程中起到了類似的作用。1988年通過
的《多元文化法案》(Multicultural Act) 以及新的“積分”移民系統的
出台則更加鞏固了“模範少數族裔”在主流社會話語中的地位。可惜
的是，“模範少數族裔”話語的流行不僅讓人們淡忘了加拿大歷史上
長期的基於種族主義的移民政策，淡忘了仍然猖獗的針對亞裔人群的
種族歧視，同時在不同少數族裔群體之間製造出等級秩序和衝突。因
此，“模範少數族裔”不僅沒有挑戰白人至上主義，反而默許了後者
的存在：當一部分亞裔人群在“遵守主流白人社會規則”這一條件下
收穫蠅頭小利時，非裔、原住民和其他的少數族裔群體所經歷的壓迫
與不公似乎可以被拋之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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